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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放歌有远声
本报记者 刘成友 姜 峰

没有一条河流，不渴望歌唱。
又到高原吐绿时。沱沱河畔、青藏路旁，藏羚羊群在保护队员

和来往车流的“注视礼”间信步迁徙，长江水滋养着生物种群不断
繁衍壮大；牛头碑下、鄂陵湖边，举目一派水草丰美，湖天一色，

“黄河源头千湖县”青海玛多的湖泊数已达5050个，创历史新高；

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大峡谷，放下牧鞭的牧民们转型为生态管护
员，“邂逅”雪豹已是寻常……

从上世纪末的生态恶化，到背水一战的全面治理，如今站在国家
公园新起点的三江源，正用“啃硬骨头”精神闯出改革新路子、以“绣花
功夫”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了谁”的情怀促进生态与民生共赢。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姜 峰

“黄河源头千
湖县”玛多的
湖 泊 数 已 达

5050 个，创
历史新高。

17211 名 生
态管护员持证
上岗，三江源
国家公园园区
内全面实现了

“一户一岗”。

“中华水塔”水
资源量增加了

近 80 亿 立 方
米 ， 相 当 于

560个西湖。

▶三江源国家公
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
里管理处保护人员给
救助的迷途小藏羚羊
喂奶。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可可西里
的藏羚羊。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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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
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
管理处的生态管护员
在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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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青藏高原腹地昆仑山脉和俯瞰青藏高原腹地昆仑山脉和
唐古拉山脉之间的长江源地区唐古拉山脉之间的长江源地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吴 刚刚摄摄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门’在哪

里？”犹记得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
保护站做现场直播时，有后台网友这
样问。

这个问题，让人哭笑不得——三
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超过 12 万平方
公里，比浙江省面积都大，又哪里有
个具体的“门”呢？

这 不 能 全 怪 网 友 。 青 海 高 原 广
大、三江源远流长，这一切都不是我
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体验，也超出了

“公园总有个门”的惯常印象。
偌大的三江源，就连接近它、认

知它都存在不少障碍，想探索出一种
全新的生态保护模式，难度可想而知。

从中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到正式设园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5年来，先行先试的青海在
保护与发展之间，精心调试着两者的
精细平衡关系，可谓是在万里高原上

“绣花”织锦。你瞧，机制改革，理顺
了自然资源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的关
系，破解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体
制弊端；生态管护员制度，回应了封
牧后牧民靠啥吃饭的现实难题，开创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并
行不悖的中国特色生态保护新格局。

“锦绣图”上，最妙处还在于“留
白”。可可西里禁止非法穿越，黄河源
头扎陵湖鄂陵湖对外限制开放，年保

玉则景区永久关
闭，等等。最美
景色藏之深山，
看似“锦衣夜行”之举，
实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坚
持生态保护优先不动摇的
生态留白。有取有舍，有收获有回
馈，保护和利用好大自然的每一份资
源和馈赠，必将为未来增色万千。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青
海，经常扮演着向兄弟省份“取经看
齐”的角色，如今在国家公园建设上
当仁不让地贡献出“青海方案”，个中
经验凝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巨变在
改革，动力在创新。

再破再立开新局——
从“九龙治水”到“一

块牌子管到底”

历经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
工程的十年治理，“中华水塔”水资
源量增加了近 80 亿立方米，相当于
560个西湖。

十年破局、生态向好，为改革再
深化做足了准备。一期工程告捷的
2015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

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包括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水利风景区等 10 多类保护地并
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数量最多时达
到上万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点
出了长期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体
制短板：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出
多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赫万成对记者说，“林业、环保、国
土、水利各部门都在管，谁都管不
全，谁都管不到底。”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
下，先行先试的三江源，需要再次打
破固有生态保护模式，探索建立更加
科学有效的新机制。

仁青多杰在黄河源头玛多县的公
安、国土等多部门工作过，“国土执
法负责打击非法占地、盗采矿产，而
破坏草场行为则归草原监理站管，水
污染涉及环保执法，水土保持涉及水
利执法，非法捕捞又由渔政执法管”。

这却让群众犯了难。“玛多地广
人稀，许多盗采、盗猎案件线索都来
自牧民举报，可群众搞不清政府部门
分工，一概都拨打‘110’电话，然
后公安系统再根据举报内容向相关部
门移交，很多案件又不是一个部门能
处理得了，比如盗采行为，既破坏矿
产，也毁坏草场，更会污染水体，一
起案件，往往需要公安、国土、农
牧、环保几个部门同时出动。”仁青
多杰对记者坦言。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
组建了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
个园区管委会。国土、环保、水利、
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
会，整合下设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管理局；而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
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
法机构，也整合成管委会下资源环境
执法局一家。仁青多杰成为黄河源园
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首
任队长。

机制改革不到1个月，一桩盗采
砂金大案告破。

一天午饭后，有牧民举报，花石
峡镇吉日迈村山沟里有不明人员在河
道采金。仁青多杰当即带领人员赶赴
现场。这个村子距离县城上百公里，
从村子到案发地还有十几公里，而且
没有硬化路，赶过去少说也得4个小
时。“按以前的执法效率，很有可能
扑个空。”仁青多杰说，这一回，“攥
指成拳”的执法大队快速出击，让非
法采金者措手不及，“作案人员仓皇

逃窜，工具、行李还有‘金把头’的
身份证都没来得及带走，我们将赃物
移交公安，很快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国家公园“一块牌子管到底”，
效果立竿见影。体制试点以来，青海
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原创性改革，改变
了“九龙治水”局面，解决了执法监
管“碎片化”问题，理顺了自然资源
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关系，走出了一
条富有三江源特点、青海特色的国家
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推进治理现代化——
让最美自然享有最优保护

西南财经大学网名为“薇薇儿
赵 ” 的 学 生 小 赵 ， 刚 刚 在 手 机 上

“粉”了一位新好友：三江源国家公
园官方微博。

“猜谜啦：缩小版的老虎、放大
版的猫，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是
什么？”

“萌极了！谁想要藏狐的表情包？”
“张张都是屏保！这里，有中华

民族母亲河的源头……”
“还能这么玩？”对小赵来说，从

此国家公园不在远方，而在指尖。
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

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面上线，
“换个面孔和你约”，很快“俘获”了
众多粉丝的“芳心”，其中不乏“00
后”的年轻人。这是中国 10 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中诞生的首个官方“两
微一网”，让公众期待的国家公园不
再“犹抱琵琶半遮面”。

同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 正式施行，这也是中国第
一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法规：采
矿、砍伐、狩猎、捕捞、开垦……

《条例》 对国家公园内多项违法行为
细化落实了法律责任。

探路国家公园体制，需要高标
准、高起点、高水平建设，需要在全
新平台上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试点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先后编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及三江源生态保护、生态体验
和环境教育、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等
5个专项规划，还有科研科普、访客
管理等12个管理办法。“通过建章立
制完善治理体系，旨在高标准、高水
平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搭建平台，促
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科学化、系统
化、现代化。”赫万成对记者表示。

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还与航天
科技集团、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及中国
移动等电信服务商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统筹实施了三江源天地一体化
生态监测、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
信、生态大数据中心等8大类生态保
护能力建设项目，人力与科技支撑水
平明显增强。

来 自 青 海 大 学 农 牧 学 院 的 准
“00后”蔡宗贞，报名成为该校首批
“国家公园专业班”的学生。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大学签订了
人才培养协议，开设相关课程，旨
在培养有志于三江源保护的专业技

术人才。
“开班伊始，就收到来自各个院

系的191份报名申请，受欢迎程度超
乎预料。”青海大学教务处处长赵常
丽告诉记者，“国家公园专业班并非
能拿到学位的专业，而是一个培养方
向，设 30 个学分，进行针对性较强
的课程学习，希望有朝一日培养出扎
得下、想干事、懂技术的三江源未来
管理者。”

“同学们都是利用晚上和周末
上课，从兴趣出发，乐此不疲。”
蔡宗贞特别希望将来能在国家公园
从事环境生态学研究，“三江源有
一种神奇的魅力，算是追逐自己的
一个梦。”

人与自然谋共生——
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

保护者

登山巅、爬深沟、钻丛林、蹚河
道……一批马背上的卫士，如今活跃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的澜
沧江大峡谷。

今年3月以来，昂赛乡管护站分
批次组织辖区 1500 余名生态管护
员，对澜沧江流域开展了无死角的地
毯式反盗猎巡护排查工作，进一步清
理了隐患苗头。

“每天晚上，把巡护区域和路线
发到微信群里，大伙儿领了任务，第
二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发。”牧民索南
对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发现辖区野
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建立台账，绘制
出精细的分布图，之后采取“全面巡
护+野生动物活跃点重点巡护+定期
专项巡护”的方式，对野生动物开展
保护——这也是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园区根据高山深峡的地形特
点摸索出来的巡护模式，得到了牧民
管护员们的积极响应。

“绿色发展，离不开生态惠民。”
赫万成告诉记者一组数据：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初，园区内的 6.5
万人口中，就有 2.4 万是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所在地区经济来源普遍单
一，基础设施匮乏，公共服务滞后。”

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答案是：探

索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机制，按月
发放报酬，年终进行考核，实行动
态管理，且落实精准脱贫原则，生
态管护员中一半以上来自当地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要实现国家公园和
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
核心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模
式。”赫万成说。

截至目前，17211 名生态管护员
持证上岗，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内全
面实现了“一户一岗”。在财政财力
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青海多方筹措资
金，3 年来共投入 5 亿多元，帮助生
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2.16万元。

管护员闹布桑周的管护区，在
青 藏 公 路 旁 的 风 火 山 。 碰 到 牧 民

时，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数着人
家的牦牛数，“不能超过载畜量”。
夏初，正是野生动物的迁徙季节，
前 不 久 ， 闹 布 桑 周 巡 护 途 中 “ 邂
逅”了一批多达 30 余头的野牦牛
群，“野生动物活跃在距离公路这么
近的草场，实在罕见”。

“牧民正逐渐由草原利用者转变
为生态保护者与红利共享者。”赫万
成强调，“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在于
解决人的问题，提升各方获得感，使
牧民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受益者，才
能激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

换言之，生态和民生，鱼和熊掌
可兼得。

奔腾咆哮的通天河，流经玉树藏
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岗当村，身穿救生
衣的更尕才让，和一群康巴汉子，经
常漂流巡线在宽阔的河面上。放下牧
鞭，当起巡护员，守护在800平方公
里的区域内，这些汉子们本身就是一

道风景。沿着河流往下走，被称作
“长江”。

“我们可不是来观光的。”更尕才
让风趣地说，“我们每个月要进行 3
次集中大规模巡护，调查、记录、保
护这里的野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打
击盗猎盗采等违法活动。”

河岸旁一处陡峻的山崖上，数十
只野生动物岩羊的身影，吸引了队员
们的视线。“岩羊是重要的生态指标
物种。”更尕才让兴奋不已，“这么一
大批在这里活动，附近很可能藏着雪
豹！这两年发现的野生动物越来越
多，马麝、白唇鹿、盘羊，都不稀罕
了，说明生态保护越来越好。”


